
史书写作采撷奇闻轶事，是中国古代史学的
一个叙事特征。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抑或
增加文字的可读性，修史者不免加入些志怪、传
奇的故事。最典型的就是《左传》，清人冯镇峦说：

“千古文字之妙，无过《左传》，最喜叙怪异事，予
尝以之作小说看。”

作为南宋时期一部台州总志，陈耆卿在编纂
《嘉定赤城志》时，也在第三十九卷《纪遗门》中，
记录了一些“遗事”。他在该门类的序言中说：“宇
宙之事无穷，简策之文有既，自古传记，岂能物物
而竟也哉？不可竟而欲竟之，故有纪遗焉。”言下
之意，这个世界上的奇闻轶事大多无法探究，所
以单独设一门类，以区别于正史。

从陈耆卿的眼光来看，这些材料就未必都是
虚构不可信的，反而能够提供一种不同于正史视
角的叙事，补充人们对于地方历史的理解。存而
不废，是一种妥当的态度，这样才能留待后人去
进一步考究。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嘉定赤城志》的《纪遗
门》中，那些有趣的“遗事”——

北宋淳化年间（990-994），宁海县南二十五
里，一个叫九顷民的地方，在一户应氏人家的田
里，发现了稻生双穗。在古代，一般情况下，一株
禾苗最终成熟，只能产出一穗。但偶尔也会发现
有一株禾苗产出两穗。因此，双穗禾被视为天降
祉福、政通人和的吉祥之兆。如今，现代杂交水稻

的技术发展下，别说双穗，一禾都可以生出超过
十穗了。

北宋天圣元年（1023），台州一位渔人在海上
捕捞到一只“神虾”。身长三尺多，一双大钳两寸
长，头上的红须长一尺多，有双目、十二足，身上
有虎豹一样的花纹，五彩斑斓，长得尤其魁梧。中
使吴仲华专门给“神虾”绘了一幅画。一代词宗晏
殊还写了文章记录此事。这只所谓的“神虾”，很
像中华锦绣龙虾。2014年底，温岭渔民捕到一只
体长 1米的中华锦绣龙虾，卖了高价。有熟悉史
志的人说，这不就是宋代的“神虾”吗？

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天台县的菜园里
生出了灵芝，一芝有二本。当时，临海出现了并蒂
莲花，即一茎产生两花。如此祥瑞之事，让时任台
州知州张昌赋诗曰：“煌煌朱草连年秀，的的丹蕖
并蒂香。”绍熙五年（1194），临海县监狱的柱子
间，也生了一朵灵芝，七叶三层，侨寓台州的长安
学者李龟朋将这件事记录下来。

南宋乾道四年（1168），台州城东北天庆观圣
祖殿前的古松上，渗出了甘露，形状如垂旒（古代
帝王贵族冠冕前后的装饰，以丝绳系玉串而成），
道士们采食一番，味道香甜。

南宋淳熙五年（1178）八月，一头巨大的海生
物出现在宁海县铁场港，只见它乘潮水而上，身
体长十余丈，表皮黑如牛皮，在海中飞扬跋扈。它
将水喷到半空中，成了烟雾。人们都以为这是龙

来了。等潮退了，这一海中巨物搁浅在了滩涂上，
动弹不得，但眼睛还是吧嗒吧嗒地看人。有见多
识广的人说，这叫海鳅。过了两天，海鳅死了，人
们将它的肉切了下来，煎成油，把它的脊骨当做
舂米用的臼。

这是个典型的巨型鲸豚搁浅海滩事件，自古
有之，全球有之。在古代，大鱼搁浅后往往没有好
下场，被人分而食之。今天，人们有了更多海洋珍
稀生物保护意识。2021年 7月，12头瓜头鲸集体
搁浅于临海市头门港海域北洋坝滩涂上，经过救
援，其中6头被放归大海。

如此看来，宋代的那些奇闻轶事，在今人眼
中并不稀奇了。

稻生双穗、捕捞神虾、大鱼搁浅……
这些宋朝的奇事，今天看来不奇怪

《嘉定赤城志》中，宋朝那些趣事

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十月，青田县主簿陈
耆卿携书稿，前往永嘉城郊水心村，拜访水心先
生叶适。后生晚辈拜访名士，总是带上自己的作
品，以求指点一二。

此时的叶适，已年近古稀。居家十年，他一边
讲学授徒，一边著书立说，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要
完成对永嘉学派的理论总结。

有后生来做客，老人家很欣慰。在寄来书信
中，这位后生说：“听闻先生写了一部《习学记言》
著述，天下学子争相诵读，我却未读到，今日来，
就是想提着耳朵，听先生的教诲。”

很快，两人见面了。陈耆卿呈上他的著作《筼
窗初集》与《论孟记蒙》。叶适读后，惊诧地站了起
来：这是颗读书种子，文章可追元祐四友、建安七
子啊！

于是，他为陈耆卿欣然题序，写有《题陈寿老
文集后》《题陈寿老论孟记蒙》，并称赞道，陈耆卿
之文“驰骤群言，特立新意，险不流怪，巧不入浮”

“理趣深而光焰长”。
陈耆卿回去时，叶适又以诗相赠，“天台雁荡

车接轸，青田又促半潮近。冠岩带壑无俗情，秋干
春荑竞时尽……古今文人不多出，元祐惟四建安
七。性与天道亦得闻，伊洛寻源未为失”。

在青田任职的三年里，陈耆卿多次拜访叶
适，跟随他学习。晚年的叶适，则将陈耆卿当作最
得意的传人，恨不得将毕生学识倾倒与他。

嘉定十六年（1223）正月，叶适病逝，享年七
十三岁。临终前，他说，“我从前与吕祖谦谈论事
情，现在都与陈耆卿谈论”。叶适去世后的数十
年，世上文字逐渐衰落，陈耆卿却岿然为宗师。也
多亏了他的传承，永嘉学派的学术思想传至台
州，往后生生不息。

陈耆卿（1180—1236），字寿老，因居室窗前
手植筼筜（大竹的名称），自号筼窗，临海人。他出
身书香门第，自幼好学，年少已有文名。其父陈昺
屡屡科考不顺，就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对其
言传身教。陈耆卿也未辜负父亲的心血，嘉定七
年（1214），登进士第。从集英殿出来，他喜极而泣，
说：“匪孤之能，父母之德也。”这年，他三十四岁。

陈耆卿为人刚直，这种品质到官场里，就显
得“情商不高”。时值史弥远专权，朝政纲纪被搞
得乌烟瘴气。宝庆二年（1226），陈耆卿入秘书省
工作。刚从基层到中央，他的才华便引起了史弥
远的关注。史党有意拉拢陈耆卿，未曾想，此人官
阶不高，脖子倒挺硬，对抛来的橄榄枝不为所动。
那就待在原地吧，升官别想了。

有老乡劝陈耆卿，写一篇祠记，中间加一些
吹捧史弥远的内容，服个软。陈耆卿谢绝了老乡
的“好意”，谄媚权相，是万万不可为的。他在《筼
窗自赞》中说：“以为似我我不欣，以为非我我不
嗔，以为穷我我不屈，以为达我我不伸。我须我
眉，我冠我巾，惟寄于天地之内，而游于天地之
外，是之谓神。”

不畏强权的故事，史书里很常见，硬骨头哪
个时代都有。而真正令陈耆卿名流千古的，是他
编纂了一代名志——《嘉定赤城志》。

台州有着悠久的方志编纂历史。今可追溯的
第一部方志雏形，是三国时期沈莹的《临海水土
异物志》。南朝刘宋时又有孙诜的《临海记》。到了
北宋，台州陆续出现了余嚣的《台州图经》、亡名
氏的《临海图经》等多部图经。图经具有很多方志
的特征，但不如方志那样完备，且这些书大多残
缺、亡佚了。

宋代修志之风盛行。宋室南渡后，台州作为

辅郡，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却缺少一部内
容丰富、体例完备的方志，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南
宋淳熙到开禧年间，尤袤、唐仲友、李兼等人任台
州知州，都曾有意推动修志工程，最终未能如愿。

嘉定三年（1210），黄宙
火火 任台州知州，一到任，

就将修志当成头等大事。谁来修呢？据黄知州多
方打探，他决定将这项艰巨的任务，交到三十啷
当、还未考中进士，却已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陈耆
卿手上。

受此重任，陈耆卿夙兴夜寐，花费两年时间
完成了方志的初稿。然而，嘉定五年（1212），黄宙

火火

调离台州，改任袁州（今江西宜春）知州。主抓项
目的领导走了，修志一事也因此搁置起来。这一
搁，就是十年之久，其间稿子还散失许多。

直到嘉定十五年（1222），台州知州齐硕才重
提编修方志。他遂聘陈耆卿为统纂，姜容为主事，
学者蔡范、陈维、林表民等人分头负责采集资料，
最后由陈耆卿主笔统一审定。终于，在嘉定十六
年（1223），全书告竣，共四十卷，三十万字。

《嘉定赤城志》分为地里门、公廨门、财赋门、
吏役门、秩官门、版籍门、军防门、人物门、山水
门、祠庙门、寺观门、冢墓门、风土门、纪遗门、辨
误门，合计十五门。内容涵盖了当时台州的人文
地理、山川风物、版籍赋税、宗教习俗，可以说，这
是一本宋代台州的百科全书。

从体例上看，《嘉定赤城志》是典型的纲目
体，先设总纲，纲下分细目，纲举目张，这样结构
严谨，且分类清晰。例如，《人物门》下设历代、国
朝、释道等目，每一目下，又细分仕进、遗逸、侨寓
等细致陈列，读者一目了然。

在体例编排上，陈耆卿也做了大胆的创新，
创新性地增设了《辨误门》，此门在同时期的方志
中都未设立。《辨误门》的内容，出自陈维之手，主
要是对史志、传说中，关于台州山水名称方位的
存疑之处，进行考证辨误。因为写得有理有据，被
陈耆卿看中，收入《嘉定赤城志》中。例如，当中指
出宁海置县始于西晋武帝之时，而不是《唐·地理
志》所说的“武德四年置宁海”。

陈耆卿既称文宗，其文笔凝练，语言平实而
节制，但又气韵十足。他的文学才华，也运用到

《嘉定赤城志》的写作中。在写到台州府衙时，他
这样描述：“然屋宅多架巉岩，危轩杰阁，旁涌侧
出，摘星辰而舞云气，视阛阓百倍。公退暇，杖藜
舆竹，清赏幽讨，岂不足以呼吸光润，而增为政之
清明哉。”文字不多，却仿佛绘制出一幅素雅的水
墨画。

作为永嘉学派的传人，《嘉定赤城志》亦透露
出陈耆卿经世务实的思想，这体现在诸多门的序
言中。如《山水门〔八〕》序言中，陈耆卿就说，通过
此门，将台州各处水利设施标注齐全，目的在于
将来有志者能够按图索骥，来兴办水利，惠及地
方百姓。在《公廨门〔四〕》序言中，他建议官员能
将仓库场务、茶盐酒税以均节剂量原则处理，让
政府不匮乏的同时，也不伤民力。

《嘉定赤城志》是台州现存最早的一部总志，
也是全国现存二十余种宋代方志之一。它的问
世，为后世修方志者树立了一个极高的标准。清
代黄岩学者王棻说，《嘉定赤城志》是他见过的数
十部台州郡县方志中最好的一部，并感叹道：“陈
志事立之凡，卷授之引，词旨博赡，笔法精严，繁
而不芜，简而不陋，洵杰作已。”——这实在是了
不起的杰作。

纵观陈耆卿的一生，父母给予他爱与心血，
老师叶适传授他学术根基，弟子吴子良、车若水
等传承他的思想，他本人也写出了《嘉定赤城志》
这样不朽的作品，可谓大圆满。他称得上台州的
左丘明、司马迁。

（题图由临海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陈耆卿与《嘉定赤城志》

当年在温岭横峰一带，河中生长着许多水生植
物。有的植根于河底，像岸上的一株草，叶子如木耳似
的在河中摇摇晃晃，有的似一条一条带子，如河床长
出头发一般。而漂浮在水面的植物也不可胜数，有浮
萍、浮莲、水葫芦，一半在水中一半露出水面的还有辣
蓼、菖蒲、莞草等等。呵，一河水面，各种植物各占其
位，各得其所，尽显生命的蓬勃风姿。

水中的植物都是宝，有当作经济作物的，如河
菱、莲，有用作饲料的，还有更多的是作为肥料。长在
河底带状的草，在适应的水域长得很多，是肥田的上
乘肥料。

我在队里劳动时，常随社员一起四处捞水草。水
草有多种，主要有苦草。苦草俗称“面条草”“龙须草”

“扁担草”，具匍匐茎，叶基生，叶片碧绿半透明，狭长
如带状，叶片长度随水位深浅而有差别。还有一种卷
叶龙须草，叶形也似带，但是旋转式向上生长，非常整
齐地似波浪形直立于水中，非常别致美观。我们所捞
的水草就是它们，当然以苦草为主。

捞水草，要用两根竹竿往水里压，双手分别捏住
两根竹竿的顶端，将向河中的另一端竹敞开，形成扇
状。然后，用力翻卷让竹竿在水底缠住水草，再将敞开
的两支竹竿慢慢靠拢。若竹竿缠住了很多水草，接近
合拢时用力翻卷，往上提拉，一堆水草就上船了。水草
大多长在河床腰部，我们就在齐腰深的水位操作。深
的地方，还要游过去，沉下去，扎着猛子在水下作业，
常常会呛着水，怪难受的。

上世纪 70年代的一个夏天，我们选了良辰吉时
日，带上蓑衣斗笠，去打捞水草。两只农船，十几个人，
每船三把桨，飞也似的迎着朝阳出发了。船过二十七
亩渚、洋江河，进入了月河河段。我一看，河床上长满
了水草，那草似一条条带子，狭长嫩绿；水清清的，缓
缓流淌，草随水的流动，晃悠着身子。这是多么诱人的
肥料啊！我“扑通”一声跳下河去，河水乍暖还凉，霎时
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随后，伙伴们如青蛙跳水一
样，也“扑通”“扑通”跃入江中。

晌午时分，我们在船上做饭，用缸灶柴爿，炊烟从
河道升起。下午两三点钟，已捞了半船。船向前摇去，
在五里泾水域也有一些收获，但船尚未满载。“不获全
胜，决不收兵”，是那时的豪言壮语。

我们决定晚上在江洋八份“安营扎寨”，等天明继
续。睡的地方是一个生产队的仓库屋前。吃过饭，我们
渐次躺下，想好好睡一觉，驱赶一整天泡在水里的湿
气和疲劳。谁知疲劳未能驱赶，而是忙着驱赶蚊子了，
弄得更加精疲力尽。开始，受到蚊子的零星叮咬，还可
用手拍打，后来越来越多的蚊子轮番进攻，双手拍打
根本无济于事，拍了手上，顾不了脚上，顾了手足，又
顾不上头脸和肩背。我们干脆站起来拍打，顾此失
彼，人也像跳舞似的。最后，实在无法忍受，拿蓑衣来
盖，蚊子照样钻进来，更觉又痛又痒又热，一直折腾
到天明。这晚，创下了我人生中被蚊子叮咬的“吉尼
斯纪录”。

次日，两船又三桨齐发，奔向路桥的螺洋水域，在
那里捞满了船，我们才“班师回朝”。回到月河，已是夕
阳西下，横峰山倒映河中，晚霞映红了江面。看着一船
满满的水草，仿佛取得了一场战斗的胜利，我们个个
脸上像喝了酒似的，红扑扑的。

捞
水
草

“海蜇”，台州方言叫“鲊”，也叫“藏鱼”。椒江话，
通常只说“鲊”，不说“藏鱼”，“藏鱼”见于俗语警句
中。“鲊”，普通话读“zhà”，椒江话读“zò”。“鲊”有多
种写法，以“鲊”和“ 宅虹”较常见，因古字书中“鲊”的注
音跟方言读音一致，故今多记作“鲊”。台州旧志书多
作“ 宅虹”。

“鲊”字来源。西晋张华《博物志》：“东海有物，状
如凝血，从广数尺，方员，名曰鲊鱼。无头目处所，内无
脏，众虾附之，随其东西。人煮食之。”明李时珍认为

“鲊”是错字，他说“ 宅虹，乍、宅二音，南人讹为海折，或
作蜡、鲊者，并非。”（《本草纲目》）

为何叫“藏鱼”？许慎《说文解字》：“鮺（注：俗字为
鲊），藏鱼也。”东汉刘熙《释名》：“鲊，菹也，以盐米酿
之如菹，熟而食之也。”藏鱼，本指经过腌制加工的鱼。

“藏”指“贮藏”，可理解为“（腌制）存放”。海蜇，须经
盐、矾加工“存放”后才能食用，台州方言的“鲊”“藏
鱼”，专指海蜇，大概由此而来。

又，清《钦定音韵述微》：“鲊，海鱼名，即水母，一
曰藏鱼也。”章太炎《新方言》：“今浙江谓藏鱼为鲝。”
嘉庆《太平县志》作“上鱼”：“海蜇即水母，或称虾助，
土人呼上鱼。”

《本草纲目》又载：“ 宅虹生东海，状如血 ，大者如
床，小者如斗。无眼目腹胃，以虾为目，虾动 宅虹沉，故曰
水母目虾。”“水母目虾”，椒江话“藏鱼望虾做眼主”与
此相合，比喻没有自己的见解，完全依赖别人拿主意。

还有一句俗语叫“六月鲊，矾弗瘪。”字面上说，六
月的海蜇，即使用明矾“三矾”脱水，也很难让它瘪下
来。因“矾”字，恰好跟台州方言表示批评、呵斥之意的

“烦（临时记音）”同音，于是“矾弗瘪”又可解作“不管
怎么斥责都不收敛”，常用来形容儿童顽皮、不听话。

这个“烦”，本字不明。明代《正字通》里有一字也
许可备一用。“｛言+乏｝”，符山切，跟“烦”同音，释义

“言急”。《康熙字典》亦为“言急也”。呵斥常常发怒，发
怒则“言急”，字义也大致可通。由于是生僻字，字库无
存，以下继续以“烦”字代之。

比如，“拨我烦死（狠狠地斥责我）”“拨我一套烦
（把我训了一顿）”。再比如，“拨渠烦噢别术样个”，或
者说，“拨渠烦噢毕卒样个”，意思是，把他训斥得呆傻
了。“别术”，记音，牌戏用语，指最差的牌，可比作傻
人。这里“术”读作“zhú”，而不是“shù”。“别术”，其他
方言区有“别十”等写法。“毕卒”是“别术”的变读。椒
江话里的“吵”跟“烦”义近，“烦死”可说成“吵死”。“一
套烦”跟“一套吵”意思也相近。细究起来，“吵”是普通
的批评，“烦”是带有不满情绪、带怒气的批评。

“烦”，也有嘟囔、抱怨义。如，“烦烦喥喥”，就是嘟
嘟囔囔、发牢骚抱怨的意思。另外，“念念喥喥”，意思
也相近，指嘟嘟囔囔，自言自语。

“喥”，《广韵》“口喥喥无度”，《集韵》“言无度也”。
“言无度”指言语没有限度，因此，“喥”解作“话多”大
概不算太离谱。“口喥喥无度”，感觉跟“嘟嘟囔囔”“喋
喋不休”的意思也是接近的。椒江话另有“读天书”一
说，指漫无边际的闲聊，“读”跟“喥”同音，若是按“喥
天书”来理解，那么在语素和含义上跟普通话“谈天”

“聊天”就更加吻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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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是那时
的豪言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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